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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自发明之日起，就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如
今骑行风靡，自行车仍如细胞般活跃在城市的街巷肌理之
间。如果以 18世纪 70年代开始计算，穿越 200年时光，自
行车的双轮向前滚动了怎样的历史光景？

地处黄河之滨的甘肃省兰州市，有一座“古董自行车
园林”——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占地超1万平方米的博
物馆内，收藏着全球自1775年至1975年200年间的1300余
辆古董自行车、自行车相关配件、历史文稿等105万件，自
行车牌证89万件。

“自行车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典型产物，它既承载了工业
时代的变迁，也鲜活了社会生活的印记。”甘肃三木自行车
博物馆馆长柴林说。

走进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1861年的意大利雄鹰大
小轮自行车、1896年的德国俾斯麦28型自行车、1911年的
英国皇家空军跳伞车……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董车型仿佛

“盘活”了一部自行车轮上的世界工业史；陈列其中的红
旗、飞鸽、凤凰、永久等耳熟能详的国产品牌自行车，也
让人梦回上世纪中后期我国街头的摩登风潮。

柴林介绍，最为难得的是，这些自行车身上的汽笛、
码表、蜡烛灯箱、反光板等都是用出厂原件原装配套，就
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真实的记忆。

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辆前高后
低的木轮车，也称“走路机”。柴林介绍，这是1816年由德
国发明家卡尔·冯·德赖斯制造的世界早期的木质、可转向
的前轮曲柄自行车。卡尔·冯·德赖斯在一根木梁前后各安
装了一只木轮，并在木梁上安上鞍座，骑车人坐在鞍座
上，双脚交替蹬地前行，前轮装有“车把”，可以使车头左
右摆动，掌握方向。

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内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辆
“红马”牌国产自行车。这辆自行车车身约长190厘米，坐
垫至地面距离约 95厘米，车把至地面约 100厘米，轮径 71
厘米，整体结构看上去和“二八大杠”并无二致。

“这是上世纪20年代国内车行聘请日籍技工，并进口钢
管、接头以及其他零件，正式进行自行车车架组合、焊接
和油漆的第一批自行车，可以算是最早的国产自行车。”柴
林说。

从“红马”牌自行车，到 20 世纪 50 年代自主研制的
“飞鸽”牌自行车，再到集成国内自行车工艺的“新华”牌
自行车等，博物馆藏品所呈现的正是中国自行车工业不断
崛起发展的“活”的历史。

作为代步工具，自行车在发展的同时，也早已与社会
生活紧紧交织。

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自行车上牌制度，延续
到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制度才逐渐取消。甘肃三木自行
车博物馆收集了当时使用过的牌照共89万件，以及自50年
代以来我国对自行车颁行的全套管理条例、法律法规，以
及对自行车制造厂家实施的技术规范等各类文字图片材料。

“这些物件虽有的斑驳，有的产生了锈迹或折痕，但其
中的文字记载可以与藏品相互佐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和研究价值。”柴林说。

自 2019年免费对外开放以来，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
年平均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年平均接待省内外研学团队
超130个。

兰州市第四十六中学初一学生王郅尧是一名骑行运动
爱好者，周一他专门和同学们一起到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
馆研学。“这座博物馆丰富了我对自行车的了解，下回我还
要自己骑车再来！”他说。

“从世界范围内的自行车发展脉络来看，前人在一开始
对自行车美学、力学、材料学等多学科原理的融合设计就
是完美的，大的结构至今都未发生较大的变动。”柴林不断
重复着他收藏展出的初衷，那就是让当代人能回望历史，
通过学习前人的创新精神，展望未来。

（新华社电 记者徐皓夫、何问）

据新华社电（记者魏梦佳） 暴龙超科是一类体型差异
较大的掠食性兽脚类恐龙，是白垩纪中晚期的优势类群，
霸王龙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中国科研团队近日在国际学
术期刊 《白垩纪研究》 发表一项研究成果，将此前在广东
省三水盆地发现的一批晚白垩世的大型兽脚类恐龙牙齿归
入暴龙超科。研究人员称，这是三水盆地大型兽脚类的首
次发现，也是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地理位置最南端的暴龙
超科化石。

此项研究是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邢立达课题组联合
广东省四会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以及广东中大深地科学研究
院等机构团队共同完成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
达介绍，广东是中国白垩纪各种化石的重要产区，其中恐龙
化石主要发现于广东的南雄盆地和河源地区，而三水盆地的
恐龙化石记录很少。此次发现的化石为4枚牙齿，时代为晚白
垩世最晚期，距今约7000万到6600万年前。

邢立达说，暴龙超科的物种体型差异较大，包含暴龙
科与其更原始的近亲。全长可超过12米的晚白垩世霸王龙
是其中体型最大，也是最著名的物种，但早白垩世的奇异
帝龙全长仅约 1.5米。根据此次发现的牙齿化石保守估计，
牙齿主人的体长约5至6米或者更大一些的个体。

研究人员介绍，大部分兽脚类恐龙牙齿呈月牙状或香
蕉状，中间宽并向两边收敛，收敛的末端形成隆突。此次
发现的牙齿中有3枚发现于四会市，牙齿相对完整，牙冠长
度均超过6厘米，另外一枚发现于广州市，为3.3厘米长的
牙齿碎片。所有牙齿具有一致的形态特征，包括牙齿边缘
有锯齿、锯齿密度较低、牙釉质光滑等，符合暴龙超科的
牙齿特征。

据悉，华南地区一直鲜见晚白垩世大型兽脚类的记
录，此前仅在江西赣州地区发现过暴龙超科的虔州龙和暴
龙类足迹，广东河源地区发现过暴龙类牙齿等。三水盆地
晚白垩世的恐龙蛋化石记录还显示该区域活跃着伤齿龙
类、窃蛋龙类和鸭嘴龙类等恐龙。“本次发现的暴龙超科牙
齿和它们组成了一个恐龙生物群，说明在白垩纪末期的大
绝灭前，恐龙生物群在我国华南地区很可能还相当繁荣。”
邢立达说。

1905 年，张謇创设南通博物苑
时，在苑中南馆题写楹联，“设为庠
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作为办馆宗旨。不久，在 《南通博
物苑品目序》 里，张謇重申，“设苑
为教育也”。虽然张謇掷地有声地开
宗明义，但涉及的关键问题至今仍
然困扰着博物馆人。博物馆究竟是
一座宝库还是一所学校？

从西文词源看，博物馆天生与
古典时代艺术收藏捆绑在一起。而
在自 《左传》 以来的中文文献里，
博物更偏向指宏大的知识体系。20
世纪初的博物馆学学者提出，博物
馆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公共性的现代
文化现象。从诞生之时起，博物馆就
是教育机构。当然，围绕这个问题的
争议远未烟消云散。博物馆是否还需
要物，博物馆是否依赖宝物，博物馆
应该如何对待观众，物和观众在博物
馆的天平里孰轻孰重，这也一直是
1946 年成立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热
议主题之一。值得庆幸的是，从最初
将博物馆定义为“保存、研究、强化艺
术性、技术性、科学性、历史或者考古
性价值物质”的“永久展陈场所”，到
2022 年修改为“研究、收集、保护、阐
释和展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遗产”

的“非营利永久机构”，国际博物馆协
会自我定位的教育色彩越来越突出。

当博物馆被喻为学校时，“博物
馆是第二课堂”的说法就不胫而
走。常见观点认为，博物馆教育以
实物带来的直观和形象特征见长，
博物馆迄今都是各类学校组织实地
教学的首选场所。但是，博物馆作
为“第二课堂”并不是说它是教室
的补充或者替代。虽然同为教育形
式，但博物馆与学校截然不同，博
物馆不能采用任何强制手段规训观
众，观众充分享有用脚投票的权
力，因此，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教育
方式在博物馆里行不通。正因为认
识到观众的主导地位，不少博物馆
的社会教育部门将自身定位从“博
物馆教育”调整为“博物馆学习”，
从教育者视角调整为观众视角。

“第二课堂”拥有比学校教育更
多的学生和更长的学习时间，学生拥
有更大的主导权，也可能被激发出更
大的参与度，博物馆是终身学习的场
所。因此，博物馆需要吸引到观众，留
得住观众，单靠网红展览或者爆款单
品是不够的。

在居住和工作之外，提供充分
的环境、文化和精神体验的空间被

称为“第三空间”。服务于广泛的终
身教育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
馆，更有可能成为这样的空间。从
这个意义上，扎根社区，服务于文
化认同和社区建设的社区博物馆就
是博物馆转变为“第三空间”，实现
终身学习的最佳案例。

社区博物馆的快速发展是中国
博物馆在最近数十年最显著的成就
之一。从 1998 年建成的六枝梭嘎生
态博物馆展现出社区博物馆雏形开
始，新世纪以来，社区博物馆在各
地蓬勃涌现，上海曹杨新村改造和
2021 年开放的百禧公园更是成为社
区博物馆激活 15 分钟生活圈和助力
城市更新的典范。所有的社区博物
馆都以基层社区为服务对象，以本
乡本土的物产、人物为馆藏和展陈
来源，承载的也是本地社区的特殊
知识和记忆。在大多数社区博物馆
里，我们都能发现有谙熟本地历史
和传统的志愿者开展乡土知识宣传
和教育，也能看到“不在博物馆，
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的高粘连度
博物馆使用者。博物馆使用者往往
集藏品来源提供者、阐释者、观众
和推广者于一身。因此，社区博物
馆很容易成长为凝聚社区的核心场

所，乡愁情绪在这里转变为乡土建
设的动力。

“第三空间”不是地域纽带的专
利，文化纽带同样可以实现聚拢观
众，共建群体记忆和认同的目的。
行业或者专题博物馆应该成为以行
业、产业、经济和文化类别为基础
的人群的“第三空间”。

值得称赞的是，建立在江西景
德镇宇宙瓷厂旧址上，甚至沿用了
部分厂房的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没
有遗忘半个世纪间工作和生活在这
里的工人们。除了展示制瓷技术流
程和瓷器产品之外，展厅里还有用
瓷厂职工黑白证件照拼合成的照片
墙，以及口述史采访视频保留的工
厂以及城市的历史记忆。将在安徽
淮南创建的煤炭博物馆和在新疆克
拉玛依创建的石油博物馆也应该这
样，只有将煤炭人和煤炭精神、石
油人和石油精神有机地融入到博
物馆的阐释和展陈之中，才能使
博物馆最终锚定在社区、行业和
人群之中。博物馆成为须臾不可离
的终身教育场所的理由和价值正在
于此。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
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考古大众化的主要形式

在日前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
“首届新时代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融合发
展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考古文博
机构、高校等的学者围绕考古学、博物
馆学融合发展进行交流研讨，“加强考
古成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与
会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

与会学者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
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的实物以研究人
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博物馆是保
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是连接过
去、现在、未来的重要桥梁。考古学与博物
馆学作为两门紧密相关的学科，长期以来
在各自领域深耕细作，为人类文明传承及
相关学术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考古研究
所所长陈星灿表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
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促进考古
学综合研究阐释工作，还加强考古成果
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推动文化遗
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程。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
大顺认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融合发
展，是当前考古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前
沿课题。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考古

与博物馆深度融合是一个关键。博物馆
既有对考古成果的转化，又有对考古资
料的提升，是考古大众化的主要形式和
主渠道。

展陈与考古学有机结合

在展陈内容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方
面，许多博物馆积极探索并努力实践，对
文物背后的考古知识、方法、过程以及文
物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深入阐释。

于去年正式向公众开放的中国考古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的特色是“仓储式陈
列，沉浸式体验”，将考古发掘出土物
以遗址、遗迹为中心密集式陈列，古
籍、档案则呈阵列式展出，就体现了考
古学的学科特色。

据中国考古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考古学研究往往是整体地考察一定
时间内分布于一定区域，并且具有共同
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即按照考古学
文化来研究，着重于遗迹和遗物的系列
和类型，而不是孤立地、鉴赏式地研究
单个器物。这样的学科特点使得中国考
古博物馆的陈列充分考虑考古学文化和
考古学遗迹单位，以精品文物与成组器
物的有机融合、线图描绘与图版说明的
辅助铺陈来完成对整个社会生产技术水

平、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组织
等形成与发展的考古学解读。展厅中仓
储式展柜展架密集式陈列与独立柜的多
角度展示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的结果。

今年 2 月，以殷墟大遗址考古发现
为展陈的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在河南安
阳对公众开放，展陈以考古人扎实的田
野发掘和学术研究为基础。

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副研究馆员张晓
玮撰文指出，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建成开
放及时为殷墟考古和研究成果提供了全
新平台，打通了殷商考古出土文物从发
掘现场到考古研究机构再到博物馆的时
空路径。一方面，殷墟考古成果的有力
呈现，有助于博物馆深化对考古成果的
认识、解读、阐释和传播；另一方面也
拓展了遗址公共服务空间，为实现殷墟
大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高质量保护及发
展提供坚实基础。

正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
兵武所说，考古学史、考古理论方法、
考古的技术设备、考古成果等应是博物
馆的重要展示内容，博物馆则提升了考
古学科、考古科研机构的公共服务性。

科技助力成果展示更立体

为了拉近博物馆和考古成果之间的
距离，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在利用现代
科技，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手段创新展览形式和服务手段。

“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千
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展出的石龙纹
磐，通过立体展示描绘出磐上的龙纹，
留住了不少观众的脚步。“这个特别的
展示把文物的细节都呈现出来了，很震
撼。除了这件，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小山
遗址出土的陶尊形器等也配了立体展
示，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李女士说。

科技助力考古成果在博物馆展示的
例子不胜枚举。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
博物馆，利用智能体感捕捉、VR 互
动、三维打印等各类新手段，实现趣游

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新馆广泛运用人工
智能、多媒体等数字技术，设立裸眼
3D、 沉 浸 式 数 字 展 厅 、 电 子 互 动 屏
等，赋予文物新的表达方式，提升全
景 式 展 现 商 文 明 的 广 度 、 深 度 、 精
度，构建文物、历史与数字虚拟空间
交互场所，给予游客更加直观的体验。

“例如，将郑州商城的杜岭方鼎、
山东苏埠屯的亚醜青铜钺、湖南宁乡的
四羊方尊、殷墟妇好墓的跪坐玉人等20
多件商代珍贵文物，通过裸眼 3D 技术
在同一空间呈现，让人们多维度、立体
化、沉浸式感受商文明传承和甲骨文魅
力。”殷墟博物馆执行馆长岳占伟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通过具体案例介绍了新技
术带给观众的别样观展体验。

相关专家表示，高科技的应用不
仅让观众有了全新的观展体验，还让
考古成果在博物馆的呈现更加立体、
丰富，拓宽了人们认识历史、理解文
化的视野。

古董自行车博物馆：

工业时代的
车轮印记

中国科学家发现

中国最南端暴龙超科化石

中国科学家发现

中国最南端暴龙超科化石
博物馆是座宝库，也是一所学校

徐 坚

考古文博专家研讨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融合发展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大型墓内，
盘内壁绘龙纹，龙采用蛇身和鳄鱼头形象组
合而成，由外向内盘绕，龙首位于陶盘的边
沿处……龙口中衔着谷物，说明龙与农业的
关系，表明陶寺遗址处于比较发达的农业社
会。”中国考古博物馆临展厅内，来自北京一
家出版社的观众李女士正在参观“龙·中华民
族的图腾——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
展”，在陶彩绘龙纹盘前驻足良久。

“旁边的展板上，介绍了陶寺文化以及陶
盘的可能功用等信息。更细致的是，还有一
幅随葬器物组合图。这些信息让观众不仅看
到了一件文物，也能了解文物的发掘地点、
出土位置以及考古知识等。”李女士说。

李女士的感受折射的是考古成果如何更好
地在博物馆内得到呈现，为公众所共享。

“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
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展出的陶尊
形器通过科技手段呈现更多细节。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河 南 安 阳
殷 墟 博 物 馆 新
馆 内 展 出 的 刻
辞卜甲。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适逢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江西省吉安市神岗山学校组织学生到吉安市博物馆参观，感受历
史文化的魅力。图为学生在吉安市博物馆参观。 李 军摄 （人民视觉）


